二、以平台载体集聚优质要素，搭建创新协同空间枢纽
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要素重新组合的主要组织载体，“平台+企业”新型市场模式的出现使过去以线下市场零散对接为主的创新资源的获取模式发生改变，也形成了一个以网络化创新协同枢纽为中心的创新空间。数字平台是多边市场交流的媒介，可以减少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依靠网络效应集聚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种创新主体，打通各个主体间的沟通渠道，从而达到创新要素的大规模集聚。
各种创新主体借助数字平台把自身链接起来，促使分工模式发生改变，向着网络化、柔性化的方向发展，众包研发、开源协作等新型的创新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多。大量的科研人才、技术成果、研发设备这些创新资源被平台所集中起来，企业不需要把全部的创新活动都交给内部的研发力量来完成，根据创新项目的实际需要，在平台上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专业化创新力量进行对接，达到内外创新资源的统筹调度。平台环境使得市场主体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示范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市场竞争使创新要素流向效率高的企业。好的创新资源不断地向着创新能力更强的市场主体聚集，低效的市场主体存量创新资源有序地流转再配置。数字平台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交互载体，它变成了一个连接产学研用各方主体的枢纽，使创新要素得以实现集聚、匹配和流动，提高创新资源的空间集聚和协同利用效率。
三、以数据赋能优化供需匹配，完善创新资源调度机制
信息摩擦是引起创新资源供需错配的主要原因。阿里研究院2019年相关数据显示，市场需求预测的准确性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90%以上的峰值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下降到40%到60%左右，供需错配造成大量的创新资源被白白浪费。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以规模报酬递增、非竞争性和可复制为特点，给解决创新资源错配难题赋予了主要办法。2024年1月，国家数据局等十七个部门印发了《数据要素×》行动计划（2024-2026），提出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使数据同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
依托“数据、算法、算力”打造的大模型系统，市场主体可以对研发、生产、市场等各方面数据加以搜集整理并加以分析，使创新决策由原来的依靠经验试错，转变为模拟选择的智能决策方式。在创新链条的前端，利用对市场需求数据进行挖掘，找到现实以及未来的需求点，从而引导技术的发展方向，从产业链协同角度来讲，打通供应链的全链条数据流，消除“牛鞭效应”造成的信息失真，达到创新供给和市场需求精准对接的目的。数据要素借助转换倍增、融合互补、集约替代、复用增效这几种途径来提升资本、人才和技术等传统创新要素，改善要素投入的结构。同时业务流程全部数字化提高了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使由于委托代理所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得到缓解，数据支撑的创新资源调配系统被创建起来，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精准度。
四、以业态迭代拓展应用场景，释放创新空间溢出效能
创新的价值不能由单一的应用场景来实现，而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来实现创新价值。伴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涌现出一系列新的产业形态、新的商业模式，诸如在线研发、数字孪生、智能仿真实验室等新的技术应用正在不断涌现出来，给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我国的智能化产业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换代，让数字技术赋能创新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技术革命性的突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产业的全面升级转型。十五五规划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大力实施“人工智能+”战略，使数字化智能化能力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全产业链当中。实体经济各个领域的数字化改造不断产生许多真实的应用场景，一方面给前沿数字技术提供试验、迭代的土壤，加快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落地，另一方面创新成果也被场景所应用，从而带动周边产业、区域内的其它产业的发展。创新的空间溢出不再只是地理上的相邻地区，依靠数字网络可以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的传播，进而提高整个区域内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创新资源的综合社会效益。
结束语
数字经济重塑创新资源在空间上配置的方式，就是依靠数字技术冲破物理空间的限制，重新塑造要素流动、集聚、匹配、外溢的一整套运行机制。数字联通打破地域壁垒，数字平台搭建协同枢纽，数据要素矫正供需错配，多场景释放溢出效应，多种机制共同发力，使创新资源的配置由局部调整走向全局最优。但是数字赋能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发挥还要依靠新型基础设施打牢基础、关键核心技术攻破、数据标准体系健全、数据治理能力提升。只有把新型基础设施的硬件底座打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数据标准体系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完善结合起来，数字经济的优势才能充分释放出来，各种创新要素才能高效流动、科学配置，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提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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